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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溪卡草原石刻文化揭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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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扎涣卡(即石梁县)是青藏高原东南缘海拔最高的一个纯牧亚县，那里的石刻文化极为丰富。2004年10

月，笔者亲临其地进行 了考察。文章对扎澳卡草原上的石刻文化，从基本类型、基本内容、基本特点、典型石刻及其

该地石刘文化产生与发展的人文与生态背景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展示出了扎澳卡草原石刻文化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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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溪卡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的藏语
名，意为“雅碧江边”。除了“扎溪卡”之外，石渠还

有一个名字叫“香德尼玛”或者“香德尼玛扎溪卡”，

汉译意即为“离太阳最近的居住在雅碧江边的游牧
部落(民族)”。扎溪卡现名为石渠，是四川省海拔
最高、幅员面积最大的一个纯牧业县。石渠县一名，
始于清末改土归流时期，是藏语“色须”的音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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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溪卡地处雪域高原，虽环境严酷恶劣，但也正
激发了扎溪卡人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扎溪卡精
神”。自古以来，扎溪卡人就用他们的不屈和果敢
开拓着这片“生命禁区”。以惊人的毅力同恶劣的

环境抗争，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

程，千万次求索，创造了独特的、带有浓郁草原气息

的民族文化，以无穷的智慧谱写本民族多彩的历史。

    在这样一个地方，孕育出类型最丰富、特点最鲜

明、规模最大的石刻群，这个石刻群我们暂时把它定
名为“扎溪卡草原石刻文化”。

    一、扎溪卡草原石刻的基本类型

    在扎溪卡草原上嘛呢石刻随处可见，俯拾即是，
堪称“青藏高原石刻之都”。其类型十分复杂多样。

在此，笔者将分别按照基本性状、基本内容和堆砌形

式三种分类分述如下:
    (一)按基本性状分类

    若按基本性状分类，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1.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是藏族较早期的石刻，它最早出现于

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初期。拉萨药王山摩崖石
刻是最具代表性的石刻，它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可移
动性。在扎溪卡，也有摩崖石刻多处。最具有典型
意义的摩崖石刻造像则是洛须丹达沟的“照阿娜

姆”石刻，它既有石刻造像，又有藏文题记，是四川
藏区目前历史最为久远、文物价值最高的藏族摩崖

石刻。

    2.嘛呢石刻
    藏族的可移动片(块)石刻，统称为“嘛呢石

刻”，因为这类石刻多数以“六字真言”为刻石内容，
所以在习惯上这样称呼。“嘛呢”是六字真言的简

称，但嘛呢石刻并非专指刻有“六字真言”的石刻，

它还包括刻有其他宗教经文石刻以及石刻造像。扎
溪卡的“嘛呢石刻”按所用石材可分为以下两种。

    (1)卵石石刻
    我们在洛须镇看到了卵石石刻经墙，其数量之

大，无以计数。造型十分精美，这在藏区亦是十分罕
见的。这种卵石石刻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洛须地处金沙江畔，盛产卵石，取材方便。藏族
早期的凿刻岩画是“以线造型”，洛须的卵石石刻技

艺亦是“以线造型”法。这道卵石经墙围绕著名的
于吐蕃时期创建的“卓玛拉康”寺大半周。其中不
乏刻制精美的石刻佛像。这样的天然卵石石刻，真

可谓是意趣盎然。

    (2)片(块)石石刻

    这种艺术形式在藏区随处可见，在片(块)石石
刻中，有的是极不规则的块石，只要有一个稍平的

面，即可在上面刻制简短经文和“六字真言”，不过

这种块石，多数则用以刻制“六字真言”。片石则需

到有页岩的山中去开采，开采的片石，一般厚度在

3-6公分，为极不规则的多边形，选择较平的一面
用以刻制经文、佛像。尤以经文者多，规模较大的
“嘛呢堆”上，用无数片石刻制整部典籍，蔚为壮观。

    片(块)石石刻是吐蕃王朝中后期出现的藏族
石刻文化的新类型，它与藏族早期的摩崖、石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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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石刻等最显著的区别即是其载体的差异性，这个
差异性的核心便是片(块)石刻的可移动性。无论
图像还是经文，均刻在体积不大的块石或片石上，这
些作品可以根据人的意愿随意搬动和堆垒。

    片(块)石石刻的技法，除了“以线造型”法外，

还有浅浮雕和高浮雕技法，线刻和浅浮雕技法的传
承性表现得尤其突出。片石彩色佛像石刻不仅是绘

涂法与“以线造型”法的有机结合，同时也表现出石

刻艺术与绘画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而扎溪卡的

“巴格嘛呢石经墙”与“松格嘛呢石经城”把这些技
艺发挥得淋漓尽致，可谓是片(块)石石刻的大观

园Lzj
    (二)按基本内容分类
    1.佛、菩萨、神、人物图像石刻
    扎溪仁草原各种嘛呢堆的石刻造像，数量庞大，

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雕刻技法有浅浮雕、高浮

雕、线刻等几种。有的涂彩设色，有的为石板的本来
颜色。内容刻有各种类型的佛像(如来佛等)、各种
菩萨(观世音菩萨等)、各种各样的护法神(鸟神、水

神、蛇神等)以及人物图像(格萨尔、珠牡以及岭国

的将领等)，这些石刻造像皆雕刻得栩栩如生。

    2.经文石刻

    在藏族的嘛呢石刻中宗教经文的石刻比重远远

大于造像石刻，例如:甘肃拉卜楞寺在历史上曾经将
整部《甘珠尔》刻在成千上万块石片上，刻制成著名

的丈甘珠尔》石经。在扎溪卡境内的石刻经文石堆

到处都是，而最具有代表性和震撼力的要算扎溪卡

的“巴格嘛呢石经墙”与“松格嘛呢石经城”，垒有大

小经石数以千万计，每一块经石都刻写得工整有序，

至今基本保存完好，是当地的一道极为壮观的人文

景观。

    3.“六字真言”石刻

    在扎溪卡的嘛呢石刻中，镌刻有“阿嘛呢叭咪
眸，’(藏文译音)的“六字真言”石刻，像高原上的嘛

呢旗一样几乎随处可见。有浮雕、线刻等多种雕刻

技法，大多为石料原色，也有个别刻好后再涂上颜料

的。一般来说。“六字真言”所采集的石板体积都较
小。一块镌刻有“六字真言”的石刻，艺人半天或最

多一天内即可完成。

    4.格萨尔石刻
    笔者考察期间，在松格嘛呢石经城发现了岭·

格萨尔王及其30员大将石刻30余尊，这些石刻是

该嘛呢城初建时刻制，至少也有好几百年历史了，它

们均在“松格嘛呢城”正面墙体的完窟中。在巴格

嘛呢石经墙也发现了10尊岭 ·格萨尔王石刻，也都

摆放在重要的位置。这些格萨尔石刻均刻在较大的
片石上，并涂以颜色，人物造型十分生动。说明岭 ·

格萨尔王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他既是英雄

的象征，也是藏传佛教的护法之神。
    (三)按堆砌形式分类
    1.嘛呢墙

    在扎溪卡，随处可见嘛呢石经墙。全县境内较

大规模的大中f'1嘛呢墙就多达20余处，小型石经墙

不计其数，在较大的石经墙上设有很多的完窟，里面

安放着大小不一的造像石刻，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巴

格嘛呢石经墙，全长1.7公里，是当今我国乃至世界
上最长的嘛呢石经墙。

    2嘛呢堆

    当地人将刻制好的石刻堆垒在一起，形成“嘛

呢”堆。扎溪卡境内不规则的嘛呢堆随处可见，原

野上、山崖、路道口，无处不有。

    3.嘛呢城

    按照佛教坛城的形式构建。在城的中心建一小

塔，即为城的“心脏”，外围是一圈嘛呢墙堆砌的城

墙，正面开一城门，里面是一圈一圈的嘛呢墙，中间
有狭窄的通道。扎溪卡的松格嘛呢石经城就是按照

这种形式构建的，这种构建形式在我国藏区绝无仅
有 。

    二、扎溪卡草原石刻的基本特点

    (一)数量最多

    在扎溪卡草原上，各种各样的石刻随处可见，大

的长达数公里，小的仅一小堆，其中嘛呢墙居多，其

数量之大，无法计数。仅“巴格嘛呢墙”一处就垒有

大小经石数以千万计。

    (二)规模最大

    扎溪卡石刻的规模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个

方面是嘛呢堆、嘛呢墙的数量多，在全县范围内，嘛

呢墙长度在500米以上者就达20多处，以下者当在

百处以上;另一方面就单个的嘛呢墙和嘛呢城而言，

在全国藏区，其规模也是无与伦比的。

    (三)艺术成就高

    在扎溪卡众多的嘛呢堆、墙、城中，皆不乏石刻

艺术精品。例如在松格嘛呢城和巴格嘛呢墙中所保

存的早期石刻中有关格萨尔石刻可与丹巴县莫斯卡
的格萨尔石刻媲美。又如一些用梵文、藏文同时刻

在一块片石上的经文石刻和用两种以上的书体刻制

的石刻，不仅书体流畅，自成流派，而且刻工技艺十

分精湛，堪称传世精品。再如在巴格嘛呢墙中，有许

多浅浮雕的石刻佛像，这些石刻佛像大都未着色，仔

细观察，造型之精准，刻工之细腻，令人惊叹。类似
的石刻在其他地方是难以见到的，体现出很高的艺

术水准。

    (四)与格萨尔文化关系密切

    《格萨尔王传》被当今世界公认为“东方《伊里

亚特》”。它不仅是世界_L最长的史诗，也是唯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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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形态存在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发展到今天，已
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民间文学作品，其内涵和外
延都得到了拓展，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系统。

甘孜州有“格萨尔故里”、“格萨尔文化核心地区”的
称誉。在我国藏区，草原牧业地区是格萨尔文化极

为发达、《格萨尔王传》和说唱艺人分布最广的地
区，扎溪卡有“格萨尔文化摇篮”的美誉。

    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主人公就诞生于今德
格阿须乡的吉苏雅给康多，该地紧邻扎溪卡大草原

东部边缘的雅碧江畔。扎澳卡是岭 ·格萨尔王幼年

流浪和成年南征北战常来常往的地方。据石渠县文

化旅游局和有关人员调查整理，当地与格萨尔文化

有关的遗迹、遗址就有44处之多。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遗迹、遗址主要有:洛须镇龙溪卡村的邓玛宗堡遗
址;真达乡甲日村的岭国30员大将之一的尼绷达尔

雅城堡遗址;瓦土的格萨尔王爱妃珠牡夏季下帐行
宫遗址;在洛须的丹达沟有格萨尔王的遗迹多处;在
嘎依乡境内的嘎依温泉，相传为格萨尔王和其爱妃
珠牡以及30员大将夏季沐浴之处，当地人们俗称为
格萨尔温泉;在长沙干马乡的贾查格塘曾是“霍岭
大战”中的血战之地，岭 ·格萨尔王的同父异母兄

弟贾查霞杂尔就战死于此地，后人为纪念他，特塑以

半身塑像，至今犹存;在岭国30员大将中，贾查霞朵
尔、查香邓玛向叉均出生于石渠。此外，石渠一些寺
庙和民间还保存着许多岭国著名人物及岭 ·格萨尔

王的遗物。我们在松格嘛呢石经城发现了岭 ·格萨

尔王及其30员大将石刻30余尊，在巴格嘛呢石经

墙也发现了近10尊岭·格萨尔王石刻。这是甘孜
州继丹巴莫斯卡格萨尔石刻发现之后的第二次较大

规模的格萨尔石刻新发现。这不仅增添了石渠格萨

尔文化的新内容，提升了格萨尔文化的品质，同时也
丰富了巴格嘛呢墙和松格嘛呢城的文化内涵，并体

现出扎溪卡草原石刻与格萨尔文化的紧密联系。

    三、扎溪卡草原的典型石刻

    (一)“照阿娜姆”摩崖石刻

    “照阿娜姆”石刻刻在一个壁立的孤崖上，孤崖
高约30余米，该石刻凿刻于这个孤崖的下方。石刻
高约 10米，宽约6米，上面刻就3尊佛像，经专家和

当地群众辨认为藏传佛教中的“日松贡布”(先乃
日、俄巴麦、夏拉多吉)。在石刻旁还有两段藏文题
记，由于年代久远，这两段题记的字迹有的已经模糊
不清，加之又是古藏文，至今还无人破译。所谓“照

阿娜姆”，即意“仙女崖”，“照阿”即“扎”的异记音。

“扎”即意“山崖”，“娜姆”即意“仙女”。其实这个
名称与石刻本身的内容是不相千的。只不过先人为
主，由于当地群众最早误认为_L面所刻的是仙女，已

经定名而代代相传，自然也是约定俗成了。据有关

专家考证，认为它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勒巴沟
的(松赞干布礼佛图》和《三转法轮图》不仅类型相
  同，而且均为吐蕃时期的作品，同时均与唐代文成公
主人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不过究竟为吐蕃哪个年

代的造像，还有待进一步考证。13]
      (二)巴格嘛呢石经墙

    巴格嘛呢石经墙为石渠众多石经墙之最，是藏

区罕见的大型嘛呢石经墙。它位于石渠县长沙贡马
乡境内的扎 ·马莫康扎西，巴格嘛呢墙体左面是雄

伟的扎加庞秀神山，正面是奔流不息的查曲河、雅碧
江，巴格嘛呢石经墙建于1640年，由第一世巴格喇
嘛桑美彭措建，距今约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它是世

界上最长的嘛呢石墙，是一座信仰的长城，是藏民族
刻绘艺术的长廊。
    巴格嘛呢石经墙经历代巴格活佛的维修和不断

加长，现巴格嘛呢石经墙全长1.7公里宽2-3米，
高2.5-3.5米，墙休内有各种石刻佛像3001〕多尊，

刻有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各两部，<贤劫经》
100〕部，(解脱经》500()余部，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大
大小小嘛呢石刻。一般的嘛呢堆为随意堆砌而成，

该石经墙类似城墙，相隔一定距离即有塔式建筑，其

工程之浩大实属罕见。因信教群众年复一年不断垒
砌刻有经文的石块，巴格嘛呢石经墙还在不断加长

延伸。

    第二世巴格喇嘛根绒活佛不仅在原有的基础上

扩建，还在此地长期举行转法轮会。第三世巴格喇

嘛尼美曲翁和第四世巴格喇嘛贡夏·曲尼多吉也先

后对巴格嘛呢石经墙进行维修和扩建。近代巴格喇

嘛降村绕拥也对嘛呢石经墙进行了维修。巴格嘛呢
石经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规模宏伟的民族信仰长
城，它不仅是历代巴格喇嘛不断扩建和维修的伟大

功业的见证，也有念青唐古拉神山奉送给上师的嘛
呢石刻和莲花生大师真言的历史传说，同时也是三
百五十多年以来扎溪卡部落历史的见证，更是每一

位朝觑者洗脱罪孽、得到内心超脱的信仰圣地。巴
格嘛呢石经墙这座古老的石经墙，对研究太阳部落
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考古价
值。

    (三)松格嘛呢石经城

    松格嘛呢石经城坐落在距石渠县城约70公里

的阿日扎乡境内，远远望去它好似一座圆堆塔，又仿

佛像一座古城堡、古寺庙，虽历经千年风吹雪刮、日

晒雨淋但它依旧还是那么的坚固、雄伟、壮美。松
格嘛呢石经城是按照佛教坛城形式构建的。松格嘛

呢石经城的每一块片石上，都刻有不同的经文和各

种类型的佛像，每一块经文都刻写得工整有序，佛像
雕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松格嘛呢石经城平面

呈四方形，周长为228米，正面长73米 背面长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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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右宽47米，左宽38米;立面呈塔形，最高处为
13.6米，最低处为4米左右。整座石经城外围的四
周共有大小方形完窟383个，正面有道城门可以进
出。在石经城的中心有一个小塔，传说这座小小的
石塔就是石经城的“心脏”。据当地老百姓讲，松格
嘛呢石经城地面有多高，地下就有多深，根据县文物
部门对埋在地下1.5米深左右的经文进行考证，发
现这些经文是用梵文(古印度文)字体所刻就。该
嘛呢城，对研究格萨尔文化和藏族石刻文化艺术都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旅游探险、朝魏的圣
地 。

    四、扎溪卡草原石刻的人文与自然生态背景

    扎溪卡草原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无不鲜明地体现
出其原生、和谐、古朴、富集的生态型特点，更具神秘
感和诱惑力。是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最佳契合，是
石渠草原文化的人文精神、人性之所在。

    (一)人文生态背景

    石渠人民自古以来“民性异常淳厚”,20世纪
30-10年代生活在石渠的一位名叫蒙永锡的汉族
文人曾在(石渠现状素描》的文章中就曾这样描述
道:“石渠人民，赋性淳厚，故能安分守己，匪盗事件
颇少，治安极称安溢。虽未戍守兵卒，而县境内仍无
事故发生，一切政务，亦能顺利推行也。全县人民，
原有二十五村落，就其组织情形观之，实以原始之部
落无甚差异。就其自卫组织其内在之团结貌视之，
均若不甚显著。然一经外侮之侵袭，则村民之全体，
或因亲故之关系而牵连别村人民，起而抵御或报复，
其奋勇团结之精神，确非寻常可比，虽牺牲惨重，亦
不稍示屈服‘··⋯石渠人民，虽云纯系牛厂，惟尚赋性

淳厚，以思想单纯之故，对政府所欲推行之各项政
务，概不能彻底明了，然确能视政府为不可消磨之领
导民众机关。”扎溪卡在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部落
社区，据不完全统计，全境内原有20多个部落。至
今，境内的查加部落文化还十分明显，被称之为“草
原部落文化的活化石”。尽管在历史上，这个地区
同时有如此多的部落在一起生活，但是相互之间确
是十分融洽、友好。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

相处，正是扎溪卡石刻文化所折射出的人文特质。
    格萨尔文化在青藏高原的牧区最为发达。人们

十分崇尚英雄，千百年来，岭·格萨尔王就是他们心
中的英雄，心中的太阳。《石渠现状素描》中也曾提
到:“且因全县尽为牧民，时须追逐水草，迁徙无定，

于牧场之寻觅，界址之区别，或外袭之抗御之等事，

须赖于有力头人为之统一擎划与领导、抗御外侮事
项，犹期人民富有团结之梢神。故游民每单位之内
在团结，异常巩固，崇拜英雄拥护领袖之信念，常较
他种民族为最，即石渠各村组织，牢不可破之主因

也。”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产生的。格萨尔文化充分显示出藏族人民乐天、乐
地、睿智、豪放、坚毅、勇敢、热忱、宽厚、淳朴的人文

精神，作为格萨尔文化摇篮的太阳部落(香德尼玛
扎溪卡)自然也就是这种人文精神的有机载体。太
阳部落(香德尼玛扎溪卡)就是高原草原部落文化
特色的内涵与人文精神的浓缩，其外在表现正如前
面已经述及的诸文化事象，也就是诸民风民情，具体
也体现在石刻文化上。[’]
    (二)自然生态背景
    扎澳卡地势高亢，河流两岸阶地发育，浅丘宽

谷，草地连绵，草地资源数量巨大，草地生态系统是
其自然生态系统的主体。全县共有草地面积214.4
x 104hm'，占土地总面积的85.28%，可利用草地
190.43 x 104h扩，占全县草地面积的87%，占甘孜
州草地资源总面积的23.88%，占四川省草地资源
总面积的15.33%a。石渠县是四川省最大的纯牧业
县，畜牧业是全县的支柱产业。
    从巴颜喀拉山到沙鲁里山，从雅碧江到金沙江。

扎溪卡在这片“两山环抱，两江纵横”的古老大地
上，不仅造就了瑰丽多姿的自然奇观，也孕育出雪域
高原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雅碧江流域草原游牧部
落和金沙江流域半农半牧的生活，两种文化既各具

特色又相互交融，并带有鲜明的特征和浓郁的藏传
佛教色彩。

    任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有赖于滋生它的那
片土壤，扎溪卡人自古以来就繁衍生息在雅碧江源
头，是这片草原杂育出了扎溪卡人，孕育出了扎溪卡
草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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